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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水衙门

大学毕业生小郭分到机关上班的那天，机关提案处最大的领

导周副处长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，办公室只老白一个人坐着慢悠

悠地吸烟，烟雾在老白身前身后飘着。老白抽的是每包才六毛四分

钱的“友谊”烟，这给小郭的印象很深刻。小郭边看老白吸烟，边问

老白，政协是干什么的，怎么连一点概念都没有？老白是提案处的

主任科员，老机关，对机关的感情极深。小郭这问题问得太幼稚，老

白从心里有点看轻他。嘴上说，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，四套班子中

的一套！你说是干什么的？小郭说，我没说不是一套班子，我是说

政协具体到底都干些啥？问题一具体下来，老白也答不上来。吱唔

了半天，脸憋成紫红色，加上被烟呛了一口，立即气喘不过来了，赶

紧从衣兜里摸出一个蓝色的塑料家伙脸冲着墙角“扑哧” 地“扑哧　”

往喉咙眼里打了一阵子气，白色的气雾便从老白的身后漫开来，空

气里立时弥漫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和其它药液混合的气味。小郭知

道老白使用的家伙叫“舒喘灵”气雾剂，专治哮喘病用的，小郭的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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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就得这种病，一碰上气喘不过来就往嘴里打几枪。

老白转过脸时，一脸紫红，反而有点难为情。小郭赶紧把脸转

开去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。老白就从屉里抽出几本有关政协方面的

书籍，和几份委员的提案给了小郭，老白说，我看你也不用钻牛角

尖了，政协干什么不干什么工作了些日子你就知道了。不过，要在

机关工作，这些书是不可不读的，不了解政协，就不知情，不知情就

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协民主监督，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。无为就无

位。小郭听得半懂不懂，但仍然虚心地一个劲点头。老白的心情就

比先前好了些。

其实，提案处在机关里是一个较重要的部门，政协参政议政有

没有力度，关键体现在委员的提案上。提案处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委

员们交上来的提案分门别类，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办理，再后来又把

各有关部门反馈和处理的意见告诉给提案人。小郭翻着老白送给

他的提案，心里有些吃惊，因为举凡国计民生，老百姓的吃喝拉撒

睡都可以上提案，小郭就觉得政协管的事很宽，很多。

第二天，周副处长来机关，一见小郭，就热情地过去跟他握手，

连说欢迎欢迎，提案处又补充新鲜血液了！接着给了小郭一张自己

的名片。小郭看着名片，一下子被吸引住，觉得名片的内容印得独

特；

名片的背面，还密密麻麻印着周副处长的许多社会职务。周副

处长看小郭的眼睛久久盯住名片没有移开，知道在羡慕自己，笑



第 3 页

说，好好干，过些年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。小郭忙说不敢不敢！周

副处长批评说，那就没出息了，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当政协主席。并

说，机关在外人眼里看虽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国的

政治制度人大是根本，政协是基本，根本重要，基本同样重要，别人

看不起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无为就无位，有

为才有位。老白说，这些昨天我都跟他说过了。周副处长说，说了

就好。

提案处连小郭在内才三个人。周副处长没有给小郭安排什么

具体工作，只说要尽快熟悉工作，好好向机关的老同志们学习，特

别是向本处的老白同志学习。雷锋、王杰、欧阳海离我们已经太远

了，学起来有困难，也不现实，就向老白同志学习好了。小郭注意

到，周副处长说这话时，老白有些得意，但多少有点忸怩。

周副处长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其实不多。来了除喝茶看报外，

就是跟对面三胞处的叶处长和机关办公室副主任老柳下棋或闲

扯。扯的内容大多很俗，质量也不高，且荤的居多。周副处长和叶

处长都是去年才来机关工作的。叶处长先前在市属的一个国营农

场当场长兼书记，农场是二级局，相当于副处级，叶处长印名片只

能在后面加括号，否则场长场长叫起来很难听，谁知道场长算哪一

级？向市里提过几回意见，一段时间后，被提了一级，安排机关来

了。周副处长原先在市劳动局调配科当科长。周副处长满以为升

处的事会就地解决，没想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被安排在机

关当了一个副处长。在那之前，叶周二人从心里看不起机关，觉得

政协就那么回事，供着一批老人拍拍手，做做调解工作，维持维持

秩序。人家可以理你，也可以不理你。站哪座山唱哪首歌，来机关

后就不一样了，觉得自尊心不能受伤害，处处护着机关，人家一说

机关怎样怎样，就心里不乐：政协怎么啦？一套班子呢！机关办公

室副主任老柳跟他们的经历不一样，机关一组建，他就来了，从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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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开始，副科、正科、副处、一级一级往上爬。十来年了，对机关的感

情倒是深刻。机关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一直缺着，老柳就老想着那个

位子，老柳今年五十三岁，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，就想如果能

拿到那个位子，在机关一直干到退休也没什么不好。

闲扯着，免不了扯起机关，这时候，大家心里就特别有气。一个

说，整天说政治协商，民主监督，可人家高兴了跟你协商，要是不高

兴了就不跟你协商，你总不至于厚着脸皮跟人家说你必须跟我协

商吧？即使跟你协商了，你也甭高兴，那是尊重礼貌！就像父亲找

儿子商量事情一样。一个说，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说，人大举手，政协

拍手，政府擂拳头。这句话我们政协受的损失最大，我们政协难道

只配象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拍手鼓掌，其余的什么事也干不成？说着

说着，心里就越发有气。这时，总是老柳出来打圆场：行了行了！全

国一盘棋。全国政协干部好几万，又不是只我们一个政协？说点轻

松的。于是话题一转，说起了笑话。

这天，叶处长带着一肚子怒气来机关，屁股还没挨上凳子就跳

起来说他想骂娘！否则他受不了。原来，刚刚他跟曹副主席一起去

医院看望一个政协委员，那委员被人打伤住院的。打起来的原因其

实很简单，先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发生口角，接下就打起来了。那人

在打委员的时候还有人在一边提醒那人说他打的是政协委员。那

人说，他就是要打政协委员，又不是中央委员。结果那委员就被打

得头破血流，住了医院。

叶处长说话的声音很大，机关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都

围过来看，听后都说太过份了。周副处长说，太恶劣了。是可忍，孰

不可忍！

老柳说，政协再没地位，也不至于到谁想打就可以打的地步，

实在欺人太甚！老白也气得额上青筋发绿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。憋

了一阵浊痰上涌，气喘病又犯了，赶紧从兜里摸出“舒喘灵”就往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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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打气。

大家原本都在为委员被打的事生气。现在看老白那痛苦的样

子，就都觉得好笑，气也消了许多。周副处长关切说，没事吧老白，

你别吓唬人好不好？老柳说，节哀吧老白，你可别壮志未酬身先死

哩！这两句话都是调侃的，大家听着就笑。周副处长装作很正经说，

老白，老柳说的没错。马克思同志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留得青

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叶处长这时气也消了许多。提意见说，周处长，

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周副处长说，马克思是这个意思，没

说。别人替他说了。大家又都笑。

笑话开了头，气氛变得活跃了起来。

老柳便一本正经说他最近有一个重要发现，假如提案处有兴

趣，可以当作提案向有关部门提。说到这，老柳故意停下不讲，周副

处长心里就有点急，催着。老柳说，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本人要求请

女士们暂时回避一下。在场的女同志只有三个人：女打字员小李、

女档案管理员老谢和女出纳老张。老谢平时就有点看不起老柳那

拿腔拿调的酸气，这下对老张和小李说，吊什么胃口，咱们走！老柳

笑着：不好意思了！看她们转身进了隔壁的一间档案室后狠狠推上

门，这才继续刚才的话题说，同志们，已经研究的资料表明，艾滋病

的病源主要是性传播，既然如此，本人就要提醒各位注意了：为什

么公鸡就不得艾滋病？在诸动物中，公鸡并非洁身自好的“正人君

子”。恰恰相反，公鸡性生活最滥最放纵生活作风最腐败，有趣的

是，为什么它偏偏就不得艾滋病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所以，我们完全

可以大胆怀疑公鸡身上具有某种人类身上所没有的抗艾滋病病毒

的抗体。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公鸡身上的抗体，来消灭人类的艾滋

病！

老柳的话题新鲜，大家听完都笑起来。但各人心里都各有想

法：多数人认为，老柳说得有一定的道理，甚至后悔如此司空见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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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为什么自己就无法发现却让老柳给发现了，不免心里有些遗

憾。少数人却认为那是无稽之谈，认为公鸡就是公鸡，人就是人，公

鸡怎么可以和人相提并论，同日而语？实在荒谬！周副处长始终倾

向老柳的观点，觉得世界实在太博大精深，无知的世界太多，而无

知的世界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都可能存在。当初牛

顿从苹果落地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。谁又敢保证公鸡身上的抗体

就不能治疗人类的艾滋病？周副处长怂恿老柳说应该申请发明专

利。

叶处长对这个话题不肯定，也不否定，但他觉得挺有趣。就开

玩笑说，老柳，如果你刚才说的理论根据成立的话，那么，是不是可

以这样说，在这项研究成果推广之前，如果你想不得艾滋病，你就

得多吃公鸡是不是？

大家又大笑。

周副处长没笑。他说，叶处长你别泼冷水好不好？依我看象这

类问题真的可以上提案，让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，就算研究不出什

么结果也没什么。科学嘛，就是需要反复不断的研究论证。

老白认为周副处长不慎重，反对说，我看不妥。上提案是非常

严肃的事，并不是想上随随便便就可以上的，我们要对社会负责，

为自己机关的形象负责。

老白一说，提醒了老柳，老柳也有点紧张了起来，怕到时出了

什么事说不清楚。忙说，老白讲得有道理，这事我们当作民间文学

口头说说可以，上提案就要慎重了，没有十分把握不行。好了好了！

这事就算我没说。

叶处长也说，当然只能当作民间文学口头说说，如果上了提

案，到时恐怕真的要出洋相。我就不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死光了就

我们几个人最聪明？

大家七嘴八舌，听得周副处长有点心烦。原先的兴致也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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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仍然鼓励着老柳说上不上提案不是主要的，但他建议这事老柳

真的还要花点心思作一下调查研究，难说人类医学上的一大难题

就因为老柳的这一重大发现给解决了。

老柳不好意思起来：见笑了！这事到此为止，到此为止！

关在档案室里的几个女同志这时已经不耐烦了。老张打开门

冲这边喊：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，还让不让我们上班？

周副处长说，好了好了过来吧，警报解除了！

老张就和小李老谢往这边走来。老谢气冲冲说，以后有什么脏

水脓水带回去灌自己老婆去，别在这里污染空气！

老柳说，不能完全怪我们，怪只能怪咱们机关办公条件太差，

连放松放松说几句粗话都受限制。

说着，又说到政协没有地位。有的说，人家别的机关早都盖办

公大楼宿舍楼了，就我们机关的干部至今还挤破办公楼住破公房。

有的说，政协地位不如人家倒也罢了，经济落在人家后头就太不应

该了。叶选平说，全国有３００万人需要扶贫，政协干部也要算在内，

这话没说错！

越说越伤感。老柳赶紧出来鼓气说，先生们女士们，别伤心别

泄气，我们受一点委屈党和人民是知道的，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

有的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工作了！

大家就大笑着。

提案处老白今年五十八岁，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。老白晚婚，

四十岁得子。儿子小白正在念市里的重点中学，明年高中毕业。老

白老婆比老白小十岁，在市里一家蔬菜脱水厂上班，工资低，每天

夜里还要加班。老白天天在单位忙，也要很晚才能回家。到了家里

还要开煤炉煮饭，做菜，搞得很累。就对老婆说干脆辞掉不干。老

婆就顶回去说，不干你养我们了，你以为你的工资比市长还高？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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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就没话了，随着她去。由于家庭困难，老白至今还穿着补洞的裤

子。象这类裤子在机关已经消失了好些年，但老白还穿着。老白还

有个怪癖，就是喜欢天天背着一只黑色的挎包上班。那挎包是老白

好几年前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时发的纪念品，黑不溜秋的！但老白

一出家门就背它。后来有一天，三胞处的老干事刘史悄悄告诉周副

处长说他发现一个秘密。周副处长说什么秘密，刘史说他已经观察

很长时间了，结果发现凡是机关会餐或开座谈会什么的，老白总是

最后一个离开餐桌或会议室，将餐桌会议桌上吃剩的馒头，烧排，

水果之类的打好包塞在那只挎包里，然后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。

其实周副处长早看出来了，只是同情老白家里困难，不去点破

它。便对刘史说，别拿在机关乱讲。

三月十一日植树节，市里决定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直机关全

体干部到离市区十华里的虎头山参加义务植树劳动，每人植三棵

马尾松。虎头山是一座和尚山，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把山上的树木都

砍光了，现在是市里划定的公墓区。市里决定要用三年时间使虎头

山都植上树。八点不到，机关里要去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同志都到

机关门口集中，等一起坐车出发。大家肩锄提锹穿着工作服，很有

点要下田劳动的样子。驻会的丁主席、曹副主席还有几位兼职的副

主席也都来了。老白身体不好，大家可以理解，本来安排他在家坐

班，却也来了。和大家比起来，穿的衣服特旧，又特多。里三层外三

层把一个身体包得圆鼓鼓的，头就显得特别小。那只破黑包仍然斜

挎在肩上，这一来，挎包带就被衣服绷得紧紧的，没有一点余地。今

天的天气虽然冷点，但南方的天再冷也冷不到哪，大家就都说笑着

老白。老柳说，老兄，你这别不是要去大兴安岭哪！叶处长说，老白，

我们今天是去义务植树劳动，又不是去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！

大家就笑。说机关穷，少营养，害得大家体质下降，怕冷，老白

是典型的政协干部形象。机关要扶贫就先扶老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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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白只“吃吃”傻笑，并不反驳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指着别机关参

加植树的人说，你看看，人家这哪是去参加义务植树，是要上虎头

山野炊哪！大家顺着指的地方望去，果然就见其它机关的干部大箱

小箱往自己的车上搬水果饮料，有的还带着锅碗盆勺，鸡鸭鱼肉和

小葱小菜什么的。曹副主席背后问老柳说，机关也带了什么吃的

吗？老柳两手一摊，一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样子：人家都有小金

库，花了钱有地方冲帐。我们财政拨款一年就那几万，连办公费都

紧巴巴的，还想象他们一样搞野炊？曹副主席脸上难堪了一下，也

不说什么。大家却为此愤愤不平起来，免不了又是一阵牢骚。

八点正，市直各单位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车子象一条长龙一

般浩浩荡荡开出市政大院。机关只有一部已经跑了八九年的双排

座老“北京”吉普，机关的干部职工加起来起码也有大三十几，怎么

也坐不下去。所以，昨天老柳就打电话跟市公交公司联系过了，请

他们支持一下，开一部四十座的大客车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这

时候了还没到。老柳便又去挂电话，回答说已经开走了，老柳放下

电话，又向大家转达。丁主席便客气地让其他几位兼职的副主席先

走，兼职的副主席职位和曹副主席一般大，但毕竟是兼职的，在曹

副主席面前都是客人，都说让曹副主席先走。机关里便有人玩笑

说，让列宁同志先走！大家就都笑起。笑着，公交公司的车已经来

了。

机关的同志赶到虎头山时，其他机关参加植树劳动的领导和

干部们还有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早都已经到了，把小小的一个虎头

山给站满了。周副处长就说，这哪叫植树，完全是在搞形式，人比树

多。刘史说，这不叫搞形式，这叫政治意义。两人于是你一句我一

句地争起来，周副处长终于受不了：我输好不好？我还要留点力气

挖树坑。

要上山的地方，设着一个临时义务植树劳动服务点，地上摆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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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几十箱矿泉水。每过一个单位，两个笑容可掬的小姐便甜甜地招

呼着：要矿泉水自己拿哟！大家才知是免费供应的。但这种气候供

应矿泉水显然不适宜，即使免费大家也没多大兴趣。机关里除了老

白拿两瓶塞进包里外，谁也不想过去拿。大家都不拿，老白就有点

不好意思，边往包里塞矿泉水边自嘲说，听说刚刚栽上的树苗浇上

矿泉水，成活率要高出一倍。大家都知道老白家庭负担重，看东西

重一点，都没跟他计较。也亏了大家不跟他计较。这天植树劳动刚

回来，老白的气喘病突然又犯了，被送进医院抢救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电视台小孙记者今天相当尽职，植树一

开始，就扛着摄像机跟在市领导们屁股后面满山跑。拍完领导，自

然要拍些群众镜头。小孙记者转到机关这边来时，老白当时正在挖

坑底下的一块石头，大家就笑说，老白，今天你可要请客了，就你老

白最值了！老白也不作答，只顾“吭哧“”吭哧”在挖。叶处长说，把

衣服脱了吧老白，那才象真的劳动的样子，上镜头效果更好。

大家就都起哄说有道理有道理！听大家这样说，老白糊里糊涂

真的就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象剥笋一样给剥了下来，只留下一

件内衣。如果老白继续挖他的坑或许就没事，偏偏这时市里一个小

干事突然急急跑过来冲小孙记者喊说快快快，市委林书记把鞋脱

了！小孙记者一听，慌忙掉开摄像机镜头就跟小干事去抢拍市委林

书记光脚丫的植树劳动场面，把老白丢在了一边。千不该万不该，

不该在这时候有人叫老白停下别挖，说把石头挖上来就没戏了，等

电视台来了再挖。老白呢，也不该那么老实真的就在那等小孙记

者。谁知等到满山的人都走了，仍不见小孙记者来，才明白小孙记

者已经下山了。老白在往身上穿衣服时，已经觉得身体不行了，回

到家，就一头栽在床上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老白老婆就打电话到机关，告诉说老白住院

了。丁主席吃了一惊，立即带曹副主席老柳还有几个处的处长提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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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袋水果去医院探望。植树劳动差点闹出人命来，机关的人心里都

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都说当时玩笑是开得重了点，对一个有病的

人不能开那种玩笑。大家虽然没有具体点到谁的名，叶处长却已经

在心里懊悔了。还好，老白犯的是老毛病，不过是受了风寒气道阻

塞，吸了几小时氧气病情就好转了，当下就吵着要出院，老白老婆

没办法，只好给办了结帐。丁主席和机关的人去医院探望时，老白

已经离开医院回家了。丁主席他们只好又往老白家里跑。

老白住的公房是二十年代初期一个美国传教士盖的教堂。教

堂四周，现在已经被现代建筑物层层叠叠围住，教堂就显得又矮小

又丑陋，光线又暗，楼道里白天亮着灯还象夜里一样。丁主席他们

走在楼道 ”“吱呀”的声音，象楼道随时都要里，听着楼板发出“吱呀

坍塌下来，不禁边走边心里内疚着，感叹着。老柳说，不只老白，我

们机关除了几个自己家里有房子的干部外，大部分同志的住房条

件都很差，象住贫民窟。丁主席喉咙象突然被什么哽住，就再也没

有吱声。

五月三日，五一节刚过，政协一年一次的例会召开。会前半个

月，大家就开始忙了。曹副主席在机关动员会上强调说，养兵千日

用一时，现在就看大家了！丁主席，都说我们政协是人才库，是藏龙

卧虎之地，如果没有开出一个有水平有特色的大会就说不过去。

话题转到具体分工上。大会分成材料、简报、宣传、会务、提案、

保卫六个组，每个组都安排一个副处以上领导分管负责。丁主席

说，六个组哪个组都重要，少了谁也不行。但我特别强调一点你们

提案组——我说老周老白，这回你们真的要花点心思好好组织一

批有力度，能紧紧围绕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文明建设，以及人

民群众最为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的好提案，在今年好

好地办一办，我们政协的职责就是为党分忧，为民解愁。离开了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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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，我们就是失职！

周副处长为难地说，那当然好。但提案每年都提了不少，真正

到交办的时候许多单位就是不配合，即使配合了，也是敷衍塞责的

多。

丁主席喝了一小口茶后说，允许人家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，但

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上提案。

领导说过话本来会也该散了，老柳却突然说，有两件事本来不

该拿在这讲，太不好意思了。但看来现在不讲还真不行！多耽误大

——家一点时间 一是茶叶。上个星期四我让通讯员买了八斤茶叶，

今天星期二，扣除两天假日，不过才三天时间，今早通讯员就告诉

我说茶叶没了。我们机关一共有三十五人上班，其中还有相当一部

分人上班时间不喝茶或只喝白开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平均每人每天喝

了将近一两茶叶，比菜吃得还多呢（！大家都笑）大家想想，茶叶到

底都上哪去了？这是一点，提醒大家一起分析分析。第二点，过去

卫生间里没放卫生纸，大家吵着要放。说没放卫生纸，一部分人记

性坏，蹲在粪坑上使过劲了才知道纸忘带了结果弄得很尴尬，还有

一部分人不自觉，专用旧报纸、公文纸甚至机关的厚皮信封揩屁

股，结果弄得粪洞里什么纸都有，三天两头就堵一次，都提意见说

要放卫生纸。现在好，卫生纸一放，一天一个卫生间要放三四筒，女

卫生间就那么三五个人，也要放两筒，我说这是怎么啦？大家是不

是都拉稀了，整天蹲卫生间？

大家就又哄笑。机关里以老张为首的几个女同志连说恶劣！恶

劣！如此龌龊的事也好意思拿在会上讲。于是，大家就都有同感。

但对这件事本身，大家都很气愤，说机关里个别同志就是太不自觉

了，爱贪小便宜，如今连卫生纸也拿了，天天都在说人家机关的人

在搞腐败，现在看来若是换成个别同志，恐怕会更腐败！政协的干

部穷，但也不至于穷到连茶叶卫生纸都要由机关供应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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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的目光自然转到老白身上，怀疑是老白干的。但面上大家

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说太可恶！太可恶！老白却慢悠悠地在一口一口

吸着友谊牌香烟。也说，家贼最难防，关键靠自觉。

老白一出话，大家心里反倒没底了，想想可能不会是老白干

的。否则他就不可能说这种话。认真想想老白干的可能性也不大，

因为茶叶是一个办公室放一瓷缸，老白不可能到每个办公室倒去。

再说老白也不可能跑进女卫生间拿卫生纸呀！

这时，又有人站出来说，茶叶卫生纸要控制，电话也要控制。现

在机关有个别同志就是很过份，二角钱的一个电话在家都舍不得

打，在机关一打就是半天，抱电话就象小孩子抱奶瓶一样。抱出瘾

来了。

大家就又笑。

这话大家知道是冲女出纳老张说的，老张今年已五十出头，脸

上却还莫名其妙长着许多疙瘩，大家背地里笑说是梅毒，说女老张

年轻时必然风流过。老张自己却一个劲说医生说是青春痘，说她年

轻时没出过痘子现在还给她了。大家自然不跟她争。女老张就觉

得自己还会长青春痘还是很年轻的。女老张一个月就忙发工资那

两天，几乎没什么事干，就天天打电话找人聊天，一聊就是大半天。

后来有人把这事向丁主席报告了，丁主席也在会上没有点名批评

了两次，女老张就是不当一回事。丁主席也就没办法，想想人家可

能到了更年期，就原谅了。女老张就还继续打她的电话。现在又有

人提电话的事，女老张自然知道在说自己，心里就有点火了，当着

那么多人的面对那人骂了一句很粗很粗的话。并说，机关都给大家

什么好处了，打两个电话还值得那样大惊小怪？人家一顿饭就花了

几百几千元，让你打电话还不打死？

女老张这一气一说，不少人又觉得女老张有道理了。但多数人

都认为以小见大，打一个电话虽然是小事，却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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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品质，都私下讲，象女老张这种人，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倒

霉！

说来说去也没个结果。丁主席快刀斩乱麻说，我看以后这种事

不要拿在会上讲了，传出去影响很不好。那时人家会怎么看我们？

说我们机关的干部连茶叶卫生纸也偷，很丢人的事！老白说得没

错，关键靠自觉，只要人人管好自己；每个人都自觉了什么问题就

都解决了。今天的话就说到这，谁也不要拿出去乱讲。

例会前半个月，提案处又从乡镇调进了一个叫苏小妹的女同

志。披着一头漂亮“港式”长发，唐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妹妹就叫苏小

妹，大家便作趣说她是苏东坡的妹妹，说机关这下知名度高了。

提案处事情多，人手却少，周副处长一直向领导反映进人的

事，但就是一直解决不了。问题是其他单位的人特别是男同志一般

都不愿到政协来，怕误了自己的前程，企业的又不能进机关；女同

志呢，较合适的人家不愿来，不太合适的机关又不想要，一来二去

机关要补充人员就很难。这回，进苏小妹是曹副主席亲自抓的。曹

副主席分管提案，提案工作展不开，也有他的一份责任，就把苏小

妹调来了。机关里就一个曹副主席是外地人，但他老婆是本地人，

刚好和苏小妹沾点亲故。用曹副主席的话说：举贤不避亲！

五月三日，大会准时开。各组按会前的安排忙着开展工作。提

案处今年一下子新增了小郭和苏小妹两个人，工作起来也不见得

比往年轻松，因为今年的提案质量高，涉及的范围广，不少委员一

人就提了三四个提案，周副处长便把任务都分解下来，各司其责。

提案处是机关的机构，大会还设置一个提案委员会，由二十几个委

员组成，也由周副处长负责，曹副主席分管。大会的头天下午，周副

处长组织召开提案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，对今年委员提交的提案

进行审查。会上大家发言热烈，都说委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意

识确实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强，委员们敢说真话，敢对党政机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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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一些腐败的现象提出批评意见，但因此却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

题，那就是这些问题究竟适不适合当作提案往上提？这是议论的焦

点问题。有人说，现在社会上比提案里提的那些丑恶现象严重十倍

几十倍的都有。比如一个镇里两个主要头头 的，两人都是跑官买来

从一开始就不和，结果才干不到半年，两人就干架起来。一个头头

说，我看我们都得收敛点，太过份了闹出去我们谁都本钱捞不回！

另一个头头说，你以为我心里就轻松了，到现在我还拉着一屁股

债，连烟也戒了呢！

大家就都笑。笑过后，有人说，但也不能以偏概全。比如说市

里某领导平时生活作风是不太严肃，后来鸡巴出了点毛病死了，不

明真相的群众就说是得了艾滋病，这是哪跟哪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

干的事嘛！因此对群众的意见也要分析。有人说，我反对粉饰太平。

现在我们干部队伍里就是有一部分人很不象话，整天工作不干，专

门追求吃喝玩乐泡小姐，气得群众把毛泽东诗词都改了。其它的记

不齐了，我只记得最后两句。这两句毛泽东诗词的原文是：更喜岷

山千里雪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你们猜群众是怎么改的：更喜小姐白

如雪，三陪过后尽开颜！纂改者可恶！我们有些干部更可恶！

说来说去，也没个定论，曹副主席只好作总结发言说，温和点

温和点！我同意刚才有些同志的意见，凡事不能搞一点论。总之，

我们的原则还是李瑞环说的那句话：帮忙而不添乱，切实而不表

面，尽职而不越位。

曹副主席一锤定音，大家也就不便多说。原先热情很高的同志

这下也没了兴致，只等着散会。老白一直没有讲话，这时却发言说，

我这有一份提案，是反映××县拖欠教师工资的。中央一再三令五

申说不得拖欠教师工资，××县领导却一欠再欠已经拖欠了该县

６０００多位教师工资６个月。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嘛！更恶劣的是，尽

管该县是贫困县，县财穷到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去的地步，但该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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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位主要领导却一人一部“奔驰”小车，这与中央党政机关领导不

能坐豪华轿车的精神又是相违背的。我看这个提案要当作我们今

年的重点提案提出来。

老白这次才被增补为委员，心情特别好。这一说，大家的情绪

也高涨了起来。但谁都知道这类提案提不得，一提就把矛头直接指

向该县主要领导。没想这回曹副主席思想特别开拓，他说这个提案

是一定要提的，政协就是要反映社情民意。如果连这类事都不敢反

映，政协真的要被人说成是在街上维持秩序的老奶奶纠察队了。问

题是要怎么提？这里就有一个艺术处理的问题。依我看，我们可以

只提该县教师半年没领到工资，生活困难的事，不提别的，二者从

表面上看似没什么联系，实际上提了工资，该县领导如果良心发现

的话，他们就会卖掉小车给教师发工资。

大家连说妙！妙！曹副主席想出个两全之计。曹副主席被大

家说得心里暖烘烘的。得意说，今年就重点抓这个提案，这个提案

的问题解决了，今年我们的提案工作就阿弥陀佛了！曹副主席最后

对老白说，老白，这个提案我看就由你负责落实，要抓紧，要办得漂

亮。老白点头接受了。

这天晚上，大会举行舞会，舞会是由周副处长提议的。周副处

长是个舞迷，一提到跳舞眼珠子就发亮，他说现在人家开会什么的

都时兴举行舞会，咱们也应该把气氛搞得热烈活跃一点。丁主席觉

得这个建议挺好，好几天的会如果不开展一些文娱活动也确实单

调了点，就指定由周副处长抓组织落实。

实际上，一年前周副处长还不会跳，后来他莫名其妙得了腰痛

病，机关的人就半玩笑半真对他说跳跳舞就好了。于是，就专题讨

论起跳舞。都说现在社会风气变了，舞厅里的舞伴大多是三陪女，

陪舞以时间算，一小时５０元。有的说，那还不算什么，更厉害的是

许多三陪女就公开在舞厅里卖色。让老板租一间包厢，两个人就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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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里面，天塌下来外面也不知道。还有的说，这种交易都是有价的，

现在社会流行说，５０元摸腿子，１００元摸肚子，１５０元摸奶子，２００

元什么子不用说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，说出来就太黄色了。什么子

一下要花去快半个月工资。

大家就笑。说周副处长一个月５００元工资可以什么子两下加

摸一回肚子。

大家就又笑。周副处长却不急不恼，回去跟周太太半真半玩笑

学着大家的口气说跳舞能治腰痛病。周太太是个很随和的家庭妇

女，事事都顺着周副处长。听着，也没有经过什么过滤，不在意说，

愿跳就跳去吧！周副处长受到允准，就让原来单位一个同事的女儿

教着。没想一发而不可收，让他跳上了瘾。一到晚上，不跳几步脚

底就象长了癣痒得难受。后来，周副处长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舞伴，

年龄比周副处长小几岁，是一个宰猪的，身体胖得吓人。事情是这

样开始的。那天晚上，周副处长因为手头有点事去迟了，进舞厅时

看见成双成对的舞迷们该下池的都下池了，就那个胖女人傻坐着，

就过去邀她跳。胖女人也不拒绝，倒好像非常乐意。扭开舞步时周

副处长才开始后悔了，那女的腰太粗手拢不过来不说，根本就不会

跳。这样，周副处长搂着她就象搂着马戏团里的狗熊，很累。一曲

跳罢，已经跳出一身汗来了，气喘吁吁的。胖女人觉得非常过意不

去，忙跑到服务台给周副处长买了一瓶“橄榄”汁还替他开了盖子，

然后就边看周副处长喝“橄榄”汁边说她叫阿菊，在菜市场上卖猪

肉，因为经常吃卖剩的肥肉，把原先很苗条的身材给吃坏了。现在

体重已经超过八十五公斤。她丈夫怕她再胖下去恐怕连命也难保

住，就动员她来跳舞减肥。

周副处长节假日有时也偶然上菜市场，因此，跟阿菊一见面就

觉得有点眼熟，就是一下子想不出在哪见过。待阿菊自我介绍过

后，才恍然记起真的是菜市场上那个卖肉的，顿觉阿菊满身散发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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